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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也能从我手里起飞

赵星走进小飞象的校园， 一个男孩跑过来踹了她
一脚， 她一回头， 男孩说： “赵老师好！” 然后跑开
了。 这是自闭症患儿和人打招呼的方式， 他们这样做
没有恶意， 只是想让对方知道， “我看到你啦， 你看
到我没有呀？” 对此， 赵星已经习惯了。

小飞象训练发展中心成立于2007年， 先后接收千
余名各类智障儿童， 其中大多数是自闭症患儿。 目前
有40多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这里生活学习。 赵星是
小飞象的主任、 理事长。 年过四十的赵星头衔颇多：
北京市第十一届青联委员、 石景山区小飞象训练发展
中心理事长、 北京星缘社会工作事务所主任……与此
同时， 赵星还荣登 “北京社会好人榜”。

面对荣誉， 赵星却说，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荣誉、
甚至生命换取医学上的一个突破。 也许暂时这一愿望
无法实现。 我做所有事， 只是因为我命运中的一个安
排。” 因为这个执念， 她十几年来一直守护着这些并不
完美、 却天使般可爱的孩子们。

缘起： 倾尽积蓄， 接手只有7个孩子
的训练机构

2007年， 赵星机缘巧合认识了一群自闭症孩子的
家长。 那个时候， 她因特殊原因离开老家山西省长治，
离开自己喜欢的幼师职业，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公司
工作。 有患儿家长听说她有幼师工作的经验， 而且还
差一点当上幼儿园的副园长， 便介绍赵星到一家特教
训练中心做负责人， “我们需要这样的机构， 现在这
个机构没人接手， 太可惜了。” 介绍人跟她说。 对自闭
症患儿， 赵星有特殊的情怀。 于是， 她来到了位于石
景山区的小飞象训练中心。

赵星记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被这破败的小院
子给 “惊” 了。 “院墙是铁丝做的栅栏， 教室是灰白
的， 洗手盆都是锈迹斑斑的。 进屋转了一圈， 发现有
暖气管道的房间不多， 大部分暖气都在漏水。” 赵星没
想到情况会是这样， 这与她刚刚离职的公司差距太大
了。 院子里跑着训练中心前期收下的7个孩子。 赵星犹
豫了一下， 决定试试看。

赵星办理了辞职， 打包行李， 住进了训练中心。
开始接手工作之后， 她发现， 训练中心的注册资金是
30000元， 然而账面上只有7000块钱。 “赵， 电费、 水
费都该交了。” 机构的工作人员跟她说。 赵星本来以为
至少账面上的钱能拿来应应急， 可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一听说她要取训练中心账面上的钱， 便很不客气地回
复： “您这钱可取不出来， 我们能保着您这个账目就
不错了。” 赵星只好回到了训练中心。

第三天夜里， 赵星偷偷地收拾了自己的行李， 打
算趁着夜深人静， 自己还没太多的投入撤退。 车开出
石景山区， 一路奔向海淀中关村。 在北京， 赵星唯一
能去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公司。 车刚刚停到公司楼下，
一辆宝马从赵星乘坐的出租车前启动， 赵星看到车牌

号是以前公司老总的， 马上低下了头， 示意司机赶紧
往回开。 司机莫名其妙地问： “姑娘， 你没什么事儿
吧。” 赵星回到冷清的培训中心， 打开了行李卷。 “一
仗都没打不能走， 得干， 才知道能不能行！ 能干下去，
我就坚持十年， 就当我了了这个心愿。” 赵星心里发狠
地想。

赵星将数十万积蓄投入了小飞象， 最困难的时候，
是赵星的母亲给她汇来4.5万元帮她渡过了难关。

第一个“六一”： 孩子们的歌声唱哭家长

赵星住在训练中心的财务室， 每天都是她来开门、
扫院子。 培训中心最难的时候， 学员纷纷转学， 只剩
树树一个孩子。 赵星每次开门， 8岁的树树都牵着家长
的手在门口。 因父母都有工作， 他每天不到八点就到
训练中心。 这个男孩平时行为刻板， 不会说话， 不主
动与人交流， 谁喊他， 他都没有回应的意识。 平时，
他特别喜欢矿泉水瓶子和钥匙链。 不管在哪里看到，
都会迅速抢到手里。 他能举着一只矿泉水瓶子不停地
在耳边敲， 走到哪儿都不放手， 一握就握一天。 有一
次， 一个残联的领导到训练中心找赵星谈事， 树树被
领导系在腰间的钥匙吸引， 冲过去抓起来就跑。 钥匙
链是固定在腰带上的， 1.8米的壮汉愣是被树树拖倒在
地。 大家冲过来连哄带夺， 才把树树劝走。

“训练中心这么难， 还有树树在这里。 说明这些
孩子还是需要这样的地方。” 赵星说。 树树的存在， 让
她有决心将训练中心干起来。

赵星买了一辆电动车， 骑着车去建材市场买红黄
蓝三色的油漆和毛刷， 带着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自己
配色 ， 然后粉刷墙壁 ， 让训练中心的墙壁呈现出
粉色 、 蓝色等暖色调。 在培训中心的一面墙上， 赵星
画了一幅 “小飞象” 的画， 寓意是虽然起点是笨笨的，
但也有起飞的时刻。 她在27岁以前一直在幼儿园工作。
她希望训练中心被装饰得像个幼儿园， 让孩子们有亲
近感。

“小飞象” 训练中心逐渐有了起色， 院子里的孩
子们又多起来。 赵星招聘新人进入机构补充人员的不
足， 又请来专家、 医生给大家做各种培训。 她向家长
们承诺， “小飞象要办儿童节， 年底要有新年晚会，
孩子们都会上台表演。”

2007年， “小飞象” 迎来第一个 “六一” 儿童节。
赵星带着老师们去买大张的红色纸张 ， 用毛笔写了
“热烈庆祝六一儿童节” 几个大字， 用别针别到一张横
幅上， 挂在了社区居委会的礼堂里。 老师们带着孩子
们用彩纸和窗帘布制作了 “另类时装”， 一个动作、 一
个眼神、 一个步态， 一点点地教孩子们走台步， 为时
装表演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儿童节当天， 赵星一个人既是主持人又是主唱，
还兼任接待。 孩子们那天圆满完成了 “时装表演”、 儿
童亲子游戏等环节， 还演唱了 《丢手绢》 等儿歌。 压
轴节目是孩子和老师一起演唱 《世上只有妈妈好》， 台
下的家长们眼泪根本收不住闸， 互相抱着哭。

2008年， “小飞象” 进行有关部门的专业考评 ，
成为 “北京市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

课程： 公交车、 包子铺都是孩子的课堂

根据专家的建议，赵星带着小飞象的工作人员一起
摸索着创建出针对自闭症孩子的行为矫正课程。 “比如
老师发出一个指令让孩子拿一块橡皮。第一步让孩子与
老师对视， 然后让孩子分辨桌子上的哪一个是橡皮，然
后完成碰到橡皮、捏起橡皮、递给老师一系列动作。将一
个简单的指令分成几个步骤，逐一教给孩子。 ”赵星说，
每一个分解动作，孩子都要重复许多次才能做到。

小飞象训练中心还给每一个孩子制作了5公分厚的
“考量表”。 记者看到这份考量标从是否能对视， 是否
能追视， 到是否能自己脱裤子大小便等， 事无巨细地
列出了几百个问题 ， 每一个问题都有五到七个选项，
以确定一个孩子的意识发展程度以及自理能力。 赵星
说， 做一份这样的考量表需要三个月时间。 根据这份
考量表， 小飞象可以以孩子的个人情况为基础， 来安
排课程以及训练侧重点。

赵星坚持认为， 对于自闭症患儿来说， 教育矫正
最终的结果是让他们学会自己生活。 “我们为此专门
设置了社会学的课程， 比如带孩子们到超市， 从认识
钱币开始， 教孩子们怎么选择需要的商品， 从架子上
拿下来， 如何到收款台交费。 还有带孩子们去坐公交
车， 在车内拥挤的时候， 怎样保持安静、 怎样刷卡。
老师们还带着孩子们去包子铺， 去其他以后生活中需
要去的地方。 这都是他们以后能够独自生活的本领。”

然而， 带着这样一群孩子出门， 又谈何容易？ 有

的孩子碰上人多， 便焦躁起来执拗着要下车， 有的孩
子自顾自地动其他乘客的东西……老师们的神经都格
外紧张， 一边安抚孩子们一边向其他人道歉。 有一次，
孩子们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其他乘客面露不满， 还有
人说： “怎么带着一群傻孩子出来？” 小飞象的老师们
当时就和乘客发生了摩擦和争执。 老师们回来就哭了，
为自己和孩子们感到委屈， “他们没有错， 只是有病
了， 需要包容和善待。 怎么能这么说我的孩子呢！”

其实小飞象的孩子们经历的不止这些。 有的孩子
来到小飞象时 ， 身高已经快1.5米了 ， 还要使用尿不
湿。 为了能给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洗洗小屁屁， 赵星
在校区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有居民找上门说： “这
个东西影响了我们家采光和居住舒适度。” 由于自闭症
患儿容易发生激烈的叫声， 打扰了周围邻居， 赵星一
次次地上楼鞠躬道歉。 有的居民依然不满意， 借着自
家楼高的优势， 向学校院子扔啤酒瓶、 垃圾， 其中一
只啤酒瓶险些砸到赵星头上， 擦着她头皮摔在地上。
一名男老师目睹了啤酒瓶事件， 当时就急眼了， 赵星
一把拉住他， “啥也别说， 咱把地上的玻璃碴子赶紧
扫了， 别扎到孩子们。”

赵星说， 小飞象的位置在居民区， 她认为这样成
熟社区的环境对孩子们是最好的， 这个小区大部分居
民都能善待孩子， 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不理解就搬家。
“孩子们以后还是会生活在人群中。 把他们隔绝在人少
的地方， 不利于他们今后的生活。 我们不能把孩子带
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让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封闭的
院子， 关着一群疯子。”

小飞象的老师们尽量教孩子们对居民有礼貌， 带
着孩子们散步时， 让孩子们主动和周围的邻居打招呼。
赵星还在社区安排了多场免费心理咨询等社区公益服
务， 对居民进行心理辅导， 为训练中心争取生存资源。

成长： 让孩子们学会自理 从心里长大

当年还是小朋友的树树最后长成了1.8米的大小伙
子。 去年， 他因为超龄转到培智学校。 这些年来， 树
树和老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相处得特别融洽， 帮
着老师搬椅子， 拿重物， 倒垃圾， 离开的时候学会了
基本的自理技能。

还有其他的孩子在这里长大———“高儿” 刚来的时
候，吃淀粉就过敏，运动训练3个月后，终于能喝粥了，如
今已成大小伙子；晨晨刚来的时候不说话，永远只有一
个动作，牙齿咬着嘴唇，唇下挂着一道弯弯的血印，如今
已成了班里最能接话茬的人；思思迷恋塑料袋，有时候
就去翻垃圾筐，老师们追根溯源，终于弄明白了这是她
生气后的一种发泄方式；“陈大少”刚来的时候两条腿跟
面条似地，大小便失禁，如今跑得飞快，上来就抢老师的
相机；“李二少”喉骨软化，10岁了才学会咀嚼。

“我在教室门口一过， 看到孩子们的眼神， 就知
道哪个孩子是在那儿听课呢， 哪个孩子是强忍着在那
儿坐着实际上啥也没听， 哪个孩子已经快跑出来了。”
赵星提到孩子们眉飞色舞地说。 “有一次， 我进教室
一看， 嚯， 我刚进的一批实木课桌， 其中一张上全是
牙印子。 啃得还挺整齐。 我就问， 这是哪个小兔子干
的？ 其他孩子都不理你， 就一个偷偷乐了一下， 肯定
是他干的。”

“小飞象” 成立12年， 现在常年保持着40名左右
的患儿， 学员人数几近饱和。 当初立誓坚持10年的赵
星不仅没有放手， 而且还在筹谋着小飞象的未来———
怎样才能扩大规模； 男生有宿舍， 女生只能走读， 下
一步要考虑让宿舍分区等等。

“自闭症患儿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与我的名字有
关联， 说不定这是我的命运。” 赵星笑着说。

赵星， 1978年6月出生， 本科学历。
全国第十二届全国妇女大会代表， 北京
市第十一届青联委员， 中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研究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社会管理学院儿童社会服务专业
指导委员会委员， 现任北京市石景山区
小飞象训练发展中心理事长、 石景山区
公益组织与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主任。 个
人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 首都劳动奖章、 北京市
第二十八届 “五四青年奖章”、 北京市
“三八红旗手 ”、 北京市 “巾帼创业先
锋”、 北京市社团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
称号； 2016年在北京市 “身边好人、 社
会好事” 宣传教育活动中， 荣登 “北京
社会好人榜”， 2015年北京榜样周榜样。

赵星：

赵星和“星星的孩子”

小飞象训练发展中心成立于2007年， 先后接收了千余名各类智障儿童， 其中大部分为自闭症患儿；
12年来， 她白手起家， 将一个濒临关闭的儿童训练中心办成了北京市智力残疾儿童的定点机构， 成为众多绝望家长心

中的救星；
她自创课程， 培训师资， 用全部的心血浇灌这些“折翼天使”， 让这些孩子也拥有了梦想与未来；
她承受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责难与苦难， 用双手将那些“来自星星的孩子” 插上翅膀， 重新闪耀———
她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石景山区小飞象训练发展中心理事长赵星。

赵星抱着小飞象学员

荣获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赵星接受北京电视台专访

“雷锋班”小志愿者为赵星戴上红领巾
赵星为何与自闭症有特殊的情结呢？ 她一直

坚守的执念是什么呢?她的命运有怎样的安排 ？
赵星说： “李记者， 这是我的一个疮疤。” 赵星
与自闭症患儿的缘分， 起源于她自己的亲生儿
子———毛毛。

出生于2002年的毛毛， 于2003年10月被确诊
为自闭症倾向。 这个病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障
碍、 交流障碍、 兴趣狭窄和刻板重复的行为。 这
是一个终身无法痊愈的病症。

带着孩子看病的时候， 赵星曾看到另一个自
闭症患儿的母亲， 面若菜色， 精神濒临崩溃。 她
的孩子生活不能自理， 大小便都得别人清理。 但
是这个孩子的精神特好， 亢奋， 靠镇静类药物才
能睡觉。 赵星不想做这样的母亲， 她选择乐观地
面对命运安排。

“很多孩子的妈妈是忧郁症， 情绪面临崩
溃。 我不建议孩子妈妈辞职全职带自闭症患儿，
职业不仅是经济上的依靠而且是精神上的支撑。
找靠谱的机构， 让孩子接受专业的矫正治疗， 是
比较好的选择。” 赵星说， 她能有乐观的生活态
度， 也要感谢小飞象， 和小飞象里的孩子们。

如今毛毛已经17岁， 会在视频里跟妈妈说
“我爱你”，能自理，甚至会自己洗自行车，对人也
有礼貌。赵星说：“如果可能，我愿意用我的一切荣
誉，甚至生命，换取医学上的突破， 让我的儿子有
一个健康普通的人生。 现在， 我只希望他长大以
后能分辨饭菜是否还烫嘴， 是否干净， 能自己穿
脱衣服， 遇到困难能呼救。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毛毛今后不得不独立生活的时候， 能好好地生
活。这是自闭症患儿家长最现实、最迫切地希望。”

手记：

人不能选择命运
但可以乐观面对

个人资料


